【空中学习舱-院士面对面】
面对面 | “天问一号”火星探测器系统总设计师孙泽洲：航天不会给你很多机会去试错
北京时间2021年5月15日7时18分，“天问一号”着陆巡视器成功着陆于火星乌托邦平原南部预选着陆区。“天问一号”总师孙泽洲与同事在飞控中心的“最美拥抱”，足以感动国人。

采访正文：
1.探寻太空的目标从月球“跨越”到火星，在这过程中，哪一个时刻让你觉得最为艰难？
当年“嫦娥一号”38万公里的距离对我们来讲觉得也很远，但是现在我们要到4亿公里远的火星了，但当时在2000年的时候，因为我们要从地球轨道卫星跨越到月球勘测的卫星，这个距离对我们当时也是相当有挑战的。而且当时国内地面的设施也不像现在这么完备，给卫星的星载系统设计就提供更高的要求。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想了很多办法，这些问题呢，当时都觉得山很难逾越了，但后来也都把它克服了，问题也都解决了。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确实非常艰难。
2.遇到困难，您会如何解压？会头秃吗？
我还好，还没有因为压力大出现掉头发。但是，确实有的时候是睡不好，甚至还会梦中梦到这个问题，因为每天都在想一个问题的话必然会有这样的情况。对于压力的排解，遇到问题就勇敢的去面对，然后逐步的去解决它，困难总是会有的，但是我觉得经历的困难越多，你战胜的越多，可能你的信心也就越强了，对于这种压力的承受能力也就越强了！我一般我解压的方法就是把问题或者困难写出来，遇到问题就把它分解开，可能你就会感到工作就会变得有序一些，这样压力也可能会小一些。
3.此前是否担心过，万一“天问一号”失败了怎么办？
我很少去想失败后会怎么样！原因是什么，我觉得有这样一个想法还不如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如何让他不失败。失败之后会怎么办？其实必然要找失败的原因，再针对的去解决它，能做的也就这样！失败之后心情会怎么样？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不敢去想，因为在失败之后，可能面对的是整个团队这么长时间努力，咱还不说国家的投入，我觉得这样来讲，确实是可能有点不太去敢去想，这是一个正常的心理的想法。其实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我们又在天天的在想着，失败怎么去办。 那就是我们在讨论的故障预案，因为我们在正常设计的同时，我们要想很多故障预案，故障预案的由来就是各种失效的模式，各种各样的失败我们如何去应对它，是从技术上应对它，把它纠正到我们正确的道路上这个方向来。现在对于整个的失败，大家的理解或者是包容的程度越来越高了，我觉得这是非常正确的或者说是非常有利于事业的发展，因为任何一件事情它都有一些意外，只不过是通过我们努力把这种意外减到最小，我们能保证，但事情没有一个绝对的，任何事情都没有这种绝对的，必然有你认识不到的或者不同有小的失误的等等都可能会存在，或者你没有真正掌握这个技术或者掌握这个方法， 这都可能。如果大家对于失败有理解有包容，我们其实失败是成功之母，因为只有经历了失败，你才会取得更好的成果。
4.有一种声音认为，花了这么长的时间，这么大的代价来研制和发射“天问一号”，但成功率只有50%，值得吗？
首先担心是比较多，但是信心还是大于担心的。因为毕竟我们在研制过程中对于技术掌握，我们还是有信心。但只是说环境的不确定性或者是任务本身它客观存在的一些风险，我们在这过程中肯定还是要去充分的去认识他，充分去面对。对于像我们深空探测或者是行星探测聚焦来火星探测，讲到它的经济效益或者说性价比，如果是按照短期的投入和经济产出来讲，肯定是不高的。像我们通信领域的卫星，我们遥感领域的卫星，或者我们导航卫星，它有直接的这种经济效益甚至于社会效益，很直接就是我们的通信的转播，电视的转播，然后我们的遥感对于这个环境等等的探测等等。但对于深空探测来讲，近期的经济效益可以说基本上很少，可能普通的人也经常想走出去看一看，我们要去名山大川去看一看，其实去看看它有什么经济效益吗？可能短期也没有经济效益，更多的是开阔你的视野，陶冶你的情操，增加你的见识，拓展你的视野。其实行星探测跟这有一定的类似。当然可能还不仅仅是这样。我们对世界的了解，可能我们现在了解的是地球，但未来我们要更多的去了解太阳系，甚至于了解整个宇宙。这个过程中就一定要我们的探测器能够飞得更远，我们的探测的触角才能触及的更远，我们的认识也可能会更丰富。还有一个维度，其实太空的资源，就跟我们很早些年觉得海洋没有什么太多资源，海洋也没有很多的战略作用，其实现在一样，对太空的探索也是对整个宇宙资源的一个了解。也可能我们未来，我们在比如小天体等等一些稀有的金属或者一些资源可以为我们所利用的时候，随着我们技术的进步就可以实现像太空采矿、甚至于月球、火星的原位资源利用，更甚至于有宜居的星球的改造、人的太空移民等等。我觉得现在看来可能是觉得很科幻，但是随着人类的技术的发展，未来可能有一些都会逐渐变为现实。
5.“航天人”再很多人眼里都有浪漫主义气质，您觉得自己是个浪漫的人吗？
大多数的时间我觉得我们不太浪漫。因为每天你要工作，面临着具体的问题，具体的数据，具体的算法，可能没有太多的时间让你去浪漫。这是我想我们更多工作，实际上还是有它的一定的单调性和枯燥性，我觉得这是必然的。但是我们这个团队确实也有他浪漫的一个方面，或者是有趣的一个方面。比如我们这个团队中很多同志，因为什么搞月球和行星探测的，所以大家对于在地面上做一些天文观测非常感兴趣，还有同志摄影的水平也很高，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在朋友圈里经常看到我的同事把自己的一些创作拍摄的一些天文现象等等在朋友圈里头晒，有时候也挺浪漫。我不太行，我属于观赏者，夜晚天晴的时候，看月亮看火星，还是经常会看。没有做“嫦娥”之前看月亮想的都是传说神话、诗篇佳作的。从“嫦娥三号”着陆之后再看月亮，我的想到是我们的探测器，我们的探测器在月球正面有一个，在月球背面还有一个，想到这儿也特别的骄傲。
6.外界给您的一个标签是“年轻工程师的典型代表”，您怎么看？
因为这种典型的代表可能含义很多，因为我也不知道大家以一个什么具体的含义来说。其实我觉得我的经历跟个人努力有关系，同时跟事业的发展，这个行业的发展其实关系也很大，跟我这个年龄所处的年龄层也有很大的关系，这种综合的原因给我提供了很多的机会。
7.您在家人心中是一个怎样的形象？未来会考虑让孩子“子承父业”吗？
[bookmark: _GoBack]孩子我关心得少，主要是我爱人关心得多一点。我觉得现在小孩他有自己的想法，有自己的想追求的事情。总的来说我感觉我还行，会有点内疚，但是因为他母亲包括其他亲人、家人给他的这种家庭的温暖和家庭的爱，我觉得应该是很多，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也能给自己一些安慰。
